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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在南京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见到了姜根福，
老人头发花白，脸色蜡黄，鼻下
插着导管，姜根福见记者前来，
“唔唔唔”嘴里面哼着，并点头
示意让记者坐下。此时姜根福
的大女儿姜国萍正在身边照料
着他。
“从这个月 15日开始，爸

爸开始有病状出现的。”姜国萍
一边给父亲整理被子，一边说。

那天，姜根福拿到了本月
的退休工资，却发现自己的手
怎么也使不上力，结果钞票都
掉在了地上。第二天，姜根福的
老伴就被检查出小肠有病，急

需开刀。姜根福因此十分焦急，
经常眼前发黑，却始终不愿意
上医院检查。18日那天，在两名
女儿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姜根

福终于住进了南医大二附院。
在姜根福入院后的第二

天，姜国萍和姜国武姐妹俩就
接到了医院开具的一张病危通
知单。“我们看到这张单子时，
都吓坏了。”姜国萍说着，便红

了眼眶，她从抽屉里面取出这
张通知单递给记者，手微微颤
抖着。在通知单病情这一栏写
着：严重神经功能缺损，大面积
脑梗塞、高血压。”
“父亲很节省，因为妈妈

这次生病要开刀花钱，他担心
自己再上医院又会花很多
钱。”姜国萍告诉记者。

除了两个女儿之外，姜根

福还有一个大儿子，但这唯一
的儿子却又患了痴呆，一直没

有成家，跟着姜根福老两口生
活，“爸爸省吃俭用，就为了大

哥。”而在两年前，姜根福曾经
被骗去积蓄已久的两万元，被骗
之后，姜根福后悔不迭，从那时
开始，他的身体便每况愈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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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坐在姜根福的床前，

姜老突然从被子里伸出扎着
针管的手，握着记者的手，
声音微弱：“12月 13日的会
你去吧？”记者知道，老人指
的 “会”便是每年 12月 13
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召开的纪念集会。 “每

年只要一入冬，爸爸就经常念
叨 12月份的那次‘会’。”姜
根福的大女婿说。为何老人会
一直惦记着每年的集会，姜根
福微声说：“因为我可以见到
其他很多幸存者，我也可以把
我的经历告诉更多的年轻人、

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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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姜根福所经历的往

事，每个人听了都会觉得感动，
包括 10月 30日来宁的好莱
坞导演西蒙·韦斯特。这位国际

大导演握着姜根福的双手，泪
流满面。

1937年12月 13日下午，
为了躲避日军的屠杀，姜根福

一家划着破船逃往郊区，躲在
惠明河畔的芦苇荡中。姜根福
那年9岁，他的七弟还在襁褓
中，芦苇荡中，七弟哭着要吃
奶，姜根福的母亲自己也没吃
的，哪里有奶水。然而七弟哭个
不停。日本兵走过惠明河河堤，

听见芦苇荡传来哭声，就找过
来，发现了他们。日军要侮辱母
亲，母亲坚决不从。日本兵从母
亲怀里夺过七弟，活活摔死在
地上。母亲去抱小弟，却被日本

兵一枪打死……
顷刻间，母亲与襁褓中的

弟弟连遭杀害。父亲赶过来，日
本兵已经走了。父亲从一间空

房子找到几块破木板，钉成盒
子，盛放母亲和小弟的尸体，遗
弃在无人的村庄里。屠城之后
大概由红十字会收尸人收走，
姜根福再也没见过。

才过了两天，日本兵在芦
苇荡附近又发现了父亲，抓去

扛东西。而父亲这一走就没有
回来，至今没有下落，姜根福猜
想，可能后来日本兵杀了他。

母亲已死，父亲被抓，13
岁的二姐承担起照顾全家的重
任。日本兵经过惠明河河堤时，
又发现二姐，欲强加侮辱，二姐

反抗，狠命扇了日本兵一巴掌。
另一个士兵随即拔出腰间一米
长刀，朝二姐迎面劈下去。躲在
芦苇荡中的姜根福清清楚楚地
看见，二姐的头被砍成了两半。

接下来的一天，姜根福的
三姐搀着弟弟出去找东西吃，

两人却再也没有回来。
最后一家九口人只剩下姜

根福和只有七岁的五弟。
日本兵占领南京后控制了

全城铁道。当时负责维护西站
铁道的日本兵经常握一把一米
长的大榔头四处溜达，榔头一

头尖，一头圆。
一天，姜根福睡在西站茅

草里，忽然弟弟推了推他，飞快
地说：“哥哥快跑！”姜根福还
没反应过来，日本兵已经到了
面前。他挥起榔头，尖头朝姜根
福后脑砸下去。姜根福顿时晕

倒，血流了一地。后来一名黄包
车师傅救了他，至今姜根福的

后脑勺上还有一道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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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讲起这些悲伤往事对

于姜根福来说都是一次折磨，
当晚肯定无法入眠。他的脑海
里不停地浮现亲人的死状，还
有鲜血以及寒光闪闪的刺刀。

每当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邀请姜根福来“诉说”时，他
都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

据说，姜根福刚入院时，反
应迟钝，而且大小便失禁，昨天
姜根福的身体状况已经比刚入
院时有好转。

临走前，老人抓着记者的
手说，“12月 13日如果我自
己去不了纪念馆，我就让我的

孩子抬着我去！”
但是姜根福年纪大了，子

女们对他的身体和病情还是
有些担忧，“现在病情还在观
察中，这张病危通知单让我们
心里不好受，又不好当着爸爸
的面表露出来。”姜国萍流着
泪说。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张

连红教授表示：随着时间的推
移，真正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
老人也越来越少了，希望社会
多多关注这些老人，这些老人
也非常需要政府的保护，帮助
他们解决困难。另外，老人的
逝去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

加速加强对证言的采集和证
物的收集。“这样的幸存者，这
些对南京大屠杀比较了解知
情的老人越来越少，如果现在
不重视，将来就很难再进行这

样一个弥补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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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他一家9口几乎被日军灭门，如今这位大屠杀幸存者病危中仍在念叨：

#$!%&"#$%&'($)*+,

!"345678

9:;<=56>?

@"AA;BCD5

EFG " H@5I;

JK5 I;LM5N

ODEPQQR@S

!" 345 ET

UV>?@;BC5

WXYZ[V<=

\B];^_`*5

ab<=\B]c

d@eFS

fgh45Ei

jklm5nop6

qrS

Estuv5w

3 #$ x5%&&' 3E

yz{|}~�@

F���V<=\

B]������

���;<=\B

]��0d�S

�G�b5<=

\B]�z���

�f35��0��

z3���S���

�;��5��0�

 ¡ ¢5£¤¥¦

P§�¨©ª«�

�0;¬­S

CD*0EFG HIJK LM N


